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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時
在
中
國
所
受
的
哲
學
教
育
給
我
留
下
了
一
個
印
象
深
刻
的
概
念
，

這
就
是
﹁一
分
為
二
﹂
，
不
料
最
近
發
現
美
國
人
也
善
於
運
用
這
一
概
念
來
分

析
問
題
。
關
於
目
前
嚴
重
的
金
融
海
嘯
和
經
濟
蕭
條
，
美
國
輿
論
界
有
人
士
指

出
，
這
是
壞
事
，
但
對
美
國
也
是
好
事
。

為
何
對
美
國
也
是
好
事
？
因
為
目
前
美
國
所
處
的
困
境
可
引
起
人
們
反
思

，
從
而
找
出
眼
下
這
場
金
融
風
暴
和
經
濟
凋
敝
的
根
源
，
從
中
吸
取
沉
痛
教
訓

，
以
前
車
之
鑒
來
避
免
今
後
重
蹈
覆
轍
。

《
時
代
》
周
刊
最
近
有
文
章
報
道
美
國
人
在
反
思
。
他

們
想
到
了
蝗
蟲
與
螞
蟻
的
區
別
，
奧
茲
國
與
堪
薩
斯
的
區
別

，
投
機
者
與
工
匠
的
區
別
，
甚
至
領
悟
到
這
些
區
別
就
是
中

國
人
所
說
的
﹁陰
和
陽
﹂
的
差
別
。

美
國
人
開
始
意
識
到
，
許
多
年
來
，
他
們
丟
失
了
他
們

原
有
的
螞
蟻
式
的
勤
勞
、
自
持
、
齊
心
，
而
變
得
像
蝗
蟲
一

樣
貪
婪
、
張
狂
、
自
私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美
國
開
始

大
規
模
賭
博
，
大
賭
場
原
來
僅
內
華
達
和
新
澤
西
兩
州
才
有

，
現
在
有
十
二
個
州
都
有
，
而
且
四
十
八
個
州
都
有
某
種
形

式
的
合
法
賭
博
。
人
們
追
求
物
質
享
受
、
生
活
舒
服
，
希
望

每
天
都
過
得
像
聖
誕
節
和
狂
歡
節
一
樣
快

樂
。
大
家
都
過
度
消
費
，
過
度
舉
債
，
都

想
置
大
房
、
買
好
屋
，
使
房
價
飆
升
，
結

果
造
成
﹁次
貸
﹂
危
機
，
並
發
展
為
全
國

性
以
至
全
球
性
的
金
融
海
嘯
。
大
家
又
都

想
吃
得
好
、
喝
得
多
，
結
果
都
增
肥
發
胖

，
七
十
年
代
後
期
美
國
還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人
有
肥
胖
症
，
現
在
則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大
腹
便
便
。

而
一
心
想
發
財
和
享
受
的
人
，
往
往
又
抵
禦
不
了
﹁藍
煙
和

鏡
子
﹂
的
誘
惑
，
當
金
融
市
場
像
從
帽
子
裡
抓
出
兔
子
的
魔

術
師
一
樣
用
美
麗
藍
煙
和
造
假
鏡
子
騙
人
之
時
，
他
們
都
輕

易
地
上
當
受
騙
，
結
果
都
淒
淒
戚
戚
慘
慘
，
成
了
金
融
風
暴

中
的
犧
牲
品
。

有
心
人
反
思
的
結
果
顯
然
很
清
楚
，
他
們
正
在
呼
籲
的

就
是
要
人
們
拋
棄
那
種
貪
婪
、
浮
躁
的
賭
徒
心
理
，
應
像
工

匠
一
樣
踏
踏
實
實
、
兢
兢
業
業
地
工
作
，
而
不
要
像
投
機
者

那
樣
買
空
賣
空
、
肆
意
鑽
營
；
應
該
像
被
龍
捲
風
颳
走
的
小

女
孩
多
蘿
西
一
樣
，
不
留
戀
仙
國
奧
茲
，
不
留
戀
綠
寶
石
城
，
重
又
回
到
堪
薩

斯
州
自
己
可
愛
的
老
家
，
而
不
再
受
西
部
巫
婆
的
欺
凌
—
—
此
時
此
刻
，
這
個

在
美
國
家
喻
戶
曉
的
童
話
故
事
，
或
許
又
能
喚
起
人
們
心
頭
淳
樸
、
善
良
的
本

性
，
從
而
逐
漸
擺
脫
由
不
良
行
為
造
成
的
經
濟
危
機
的
陰
影
，
走
到
陽
光
燦
爛

的
健
康
社
會
中
去
—
—
這
﹁陰
影
﹂
和
﹁陽
光
﹂
顯
然
是
體
現
中
國
﹁陰
陽
說

﹂
的
形
象
詞
語
。

自從去年十二月八日晚
上看過中國球員孫悅代表美
國洛杉磯湖人隊出戰雄鹿隊
的比賽、迎來了他的 NBA
處女秀之後，我就非常留心
他往後的出賽消息，就像我

追捧姚明的火箭隊一樣，因為他是從中國挑選
來美國參加NBA的第五位球員。可惜從今年一
月到二月的近六十天中，湖人隊進行了五十場
比賽，孫悅只出場十次，合共上場時間二十
八分鐘，得到六分，兩次助攻，一次搶斷，
一次封蓋的成績，其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
以副選後備身份坐下來，令我等中國球迷，大
感失望。

更感到失望的是三月六日，當湖人隊迎戰
明尼蘇達森林狼隊時，湖人隊總經理米奇．庫
普切克（Mitch Kupchak）宣布，球隊將孫悅下
放至發展聯盟（NBDL）中去，附屬洛杉磯捍衛
者 隊 球 員 （Defender） 。 發 展 聯 盟 全 名 是
National Basket Development League，是僅次於
美國NBA的比賽，如果說NBA是甲組正選球隊
，NBDL 便屬乙組副選球隊，球員身價聲望也
遠不如甲組，捧場球迷人數亦較少，大有被貶
值的感覺。孫悅當天即穿上二號球衣，主場迎
戰兵工廠隊（Anaheim Arsenal），他全場貢獻
十一分，七次助攻，幫助球隊通過加時取得勝
利。翌日，他又代表球隊到客場與兵工廠隊再
戰。此仗孫悅表現更全面，他七投五中，得十
二分，四次蓋帽，兩次斷球，三個籃板和兩次
助攻，遺憾的是該隊當天以兩分見敗。

比賽結束後，湖人隊總經理及教練均發表
聲明表示：對於一個一年內沒能打上七、八分

鐘比賽的球員來說，他今天的狀態相當不錯，從場上的形勢來分
析，他很快便融入了球隊，助攻數字也令人驚喜，看得出來，他
非常享受今場比賽的過程，由NBA下調到NBDL，對他較為適
合。湖人隊的主帥積遜（Phil Jackson）也發表講話：對孫悅來
說，他轉戰 NBDL 是適合不過，這將讓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磨練
，新秀需要一個學習參賽的過程，下場時間越多，實戰機會越多
，球技越有進步，對長期發展更為有利，下放孫悅並不表明湖人
隊放棄他，相反，我們是為他重返NBA創造更佳條件。

下放十天後，孫悅被召回湖人隊，大家滿以為在一周後，孫
悅就可以隨同湖人隊遠征，這是一次十天之中一連作戰七場的賽
程，硬仗不少，被球迷和專家稱之為 「魔鬼賽程」。湖人隊上上
下下，異常重視今次之行，因為它是四月份季後賽前最後一次總
檢閱。偏偏就在出發前夕，孫悅又突然接到通知，留在洛杉磯，
不必隨大隊外出。而且繼續到 NBDL 中打球，穿的球衣是八十
年代紅遍NBA的湖人隊猛將魔術手莊遜的三十二號球衣，仍代
表捍衛者出賽。

根據有線體育電視台ESPN及洛杉磯時報透露，二度下放孫
悅，引起了美國內外中國球迷及中國籃協的不滿，後者更認為下
放到發展聯盟，是一件 「很沒面子」的事，曾經多次和湖人隊交
涉，但是最終湖人隊還是決定將孫悅下放。而湖人隊總經理米奇
又再一次說明下放孫悅的根由：湖人隊三月下旬的遠征，賽程安
排十分緊密，使得湖人隊隊員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旅途之上
，訓練時間大打折扣，孫悅若是跟着球隊跑來跑去對他並不太好
，下放 NBDL 可以讓他通過比賽來提升狀態質素。我們最終都
是希望他可以為湖人隊出戰。

至於孫悅本人又怎樣看法呢？ 「這一切是球隊的決定，我必
須服從。不過，我很清楚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想發展就要更多的
上場比賽才行，我並非唯一的下放球員，湖人隊的高比卡爾
（Cobe Karl），喬丹法馬爾（Jordan Farmar），都在NBDL中出
賽過，我要盡早成熟就需要多上場，我百分之一百贊成球隊的決
定！」

孫悅是二○○七年選秀會第四十順位被湖人隊挑中的，翌年
湖人隊與他簽了一份為期兩年的合約。在本季中，湖人隊已出戰
近七十場球賽，孫悅只出場十次，一共二十八分鐘，這些紀錄實
在不足以讓他在湖人隊站穩腳跟，他必須奮戰取得更多佳績，而
下放 「發展聯盟」，增加出戰機會，讓他作戰成長，又何樂不為
，我完全不覺得這是一件醜事呀！ （寄自休斯敦）

今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國
建國六十周年，據消息稱將
隆重紀念，並有盛大閱兵儀
式，料蔚為壯觀。

毛澤東六十年前進入北
平，後於天安門城樓之上宣
布建國，而在進入北平之前

則居於北平西北郊的香山雙清別墅。
進香山東門往南，有一巨石，上書 「雙清」兩

個大字，右側山坡上有一座極為幽靜別致的庭院，
依山環抱，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青色的院牆，灰
色的屋脊，登上幾級台階，看見院門上有四個清秀
的字體 「雙清別墅」刻印在山門的上方。

進入院門，迎面映入眼簾的是峭陡筆直幾丈高
的石壁，院內蒼松翠竹環繞，院中有一池幾十米見
方清澈見底的泉水，池邊一棵粗大的欒樹，樹幹伸
向池邊，高大的銀杏樹、側柏直沖雲霄。池北側有
一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一主兩輔紅窗白
牆具有清代風格建築的房間。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
五日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毛澤東就在
這裡工作和居住了半年。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
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
》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
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
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
山裝和襯褲掛在衣架上，磨出洞的皮拖鞋放在床下
，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
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
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
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
了 「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簽字，毛澤東、朱德在雙清別墅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周恩來曾說
過：這是毛澤東發布渡江作戰、解放全中國命令的地方，要記住這個
地方。

雙清別墅西側有一面具有佛教蘊意的山牆，上面雕刻着蓮花、龍
的圖案，中間有一座立體小佛像，兩邊刻有兩行字，右是 「翠竹滿庭
瞻法相」，左為 「白雲一塢識字風」，把院內的景物及意境充分表現
出來。牆前有一個寬一米，長三米，高八十厘米的石台子，是當年國
民政府總理熊希齡在這裡修建的活動場所，後毛澤東經常在此寫文章
。繞過水池南面依山有一高平台，是為棲雲樓遺址，它與北房隔池相
望。棲雲樓建於清代，為靜宜園二十八景之一。原是 「松塢雲莊」最
後一組建築。因建在高台上，前瞰遠岫，後依蒼岩，故名棲雲樓。乾
隆稱這裡是： 「堂密薈蔚，致顧壯秀」。一八六○年毀於英法聯軍之
手，僅存殿基。

棲雲樓遺址後面，院子的東南山腳下有備用的防空洞，一九四九
年，毛澤東在雙清別墅居住期間曾經使用過這個防空洞。

從雙清別墅西側門北去，一條小路通向位於香山寺北側的來青軒
，這裡為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當年的住所。劉少奇一家住
東房，朱德和任弼時住北房。由任弼時的住房往西向上走數步，即是
周恩來的住所。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開始毛澤東在香山、中南海兩地辦公。直
到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才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中南海菊香書屋。

周
而
復
（
一
九
一
四
至
二
○
○
四
）
，
原
名
周
祖
式
，

是
安
徽
旌
德
人
，
於
上
海
光
華
大
學
就
讀
時
已
開
始
創
作
。

一
九
三
八
年
畢
業
後
，
隨
即
在
延
安
和
重
慶
等
地
從
事
文
藝

工
作
。周

而
復
一
九
四
○
年
代
後
期
到
香
港
，
編
《
小
說
》
月

刊
及
《
北
方
文
叢
》
。
這
套
文
叢
共
三
輯
，
約
四
十
冊
，
內

容
有
長
中
短
篇
小
說
、
詩
歌
、
散
文
、
報
告
、
話
劇
、
論
文
，
甚
至
唱
本
、
平

劇
、
秧
歌
都
有
，
可
以
說
是
包
羅
了
各
類
文
體
。
執
筆
者
有
丁
玲
、
艾
青
、
蕭

軍
、
何
其
芳
、
東
平
…
…
都
是
當
時
文
壇
上
響
噹
噹
的
人
物
。
整
套
書
劃
一
封

面
，
只
更
換
構
圖
的
顏
色
，
和
中
間
部
分
的
書
名
、
作
者
。

周
而
復
本
身
在
《
北
方
文
叢
》
中
也
有
《
子
弟
兵
》
、
《
高
原
短
曲
》
和

《
翻
身
的
年
月
》
等
三
種
。
《
翻
身
的
年
月
》
（
香
港
海
洋
書
屋
，
一
九
四
八

）
，
初
版
僅
印
二
千
冊
，
由
《
八
月
的
白
洋
淀
》
、
《
海
上
的
遭
遇
》
和
《
山

谷
裡
的
春
天
》
組
成
。

書
名
之
所
以
叫
《
翻
身
的
年
月
》
，
周
而
復
在
後
記
中
說
，
是
因
為
農
民

在
抗
戰
期
間
所
爭
取
的
民
生
要
求
得
到
勝
利
，
而
他
寫
這
篇
後
記
時
已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末
，
全
國
解
放
指
日
可
待
，
套
句
他
自
己
的
話
—
—
﹁舊
的
時
代
要
一

去
不
復
返
了
，
新
的
時
代
已
向
我
們
走
來
！
﹂
（
頁
一
六
○
）
﹁工
農
兵
﹂
翻

身
已
成
定
局
。

《
翻
身
的
年
月
》
這
個
書
名
，
是
極
具
時
代
意
義
的
！

前些日子，一時心血來潮，寫下了
《我心目中最好的唐詩》一文，自以為
可以 「放下」唐詩，將閱讀的注意力轉
向別處了。不料，在接下來的幾天裡，
仍有一些唐詩在眼前晃蕩，揮之不去。
於是決定再花些筆墨，談談閱讀唐詩的

心得，就當是對自己再奢侈一次。
最好的送別詩：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的詩歌讀起來總是那麼輕盈、流暢、不隔、不澀

。不過，為了什麼是隔與不隔，記得自己對着《人間詞話
》琢磨了很久，但還是悟不出一個所以然。寫詩其實挺冒
險的，如果心裡老想着 「語不驚人死不休」，很容易陷入
隔澀的境地；反過來，像這首詩那麼心平氣和，又容易寫
得平庸。這首送別的詩照理應有許多感歎在裡面，可細讀
之下，發現在字裡行間，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那樣自然
：在一個雨後的早晨，在柳枝青青的客舍，喝酒，送一個
友人。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幅畫，一個極其平常的話別場
景。可我們讀後卻分明讀出了一種沉痛感，在千年之後心
都感到在痛。這恐怕與最後一句有關了，最後一句是致命
的，它說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的確， 「西出陽關無故人
」太令人回味了，它近似於平靜中的爆發，平實中的含蓄
，情感飽和中的悠遠，一語驚醒夢中人的一語。雖然蘇軾
說王維是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這首詩中有畫的詩
也證明了詩不是畫、詩有別於畫──我想畫家是畫不出最
後一句的。

最好的思鄉詩：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或許這首詩可稱為波瀾不興的一首好詩，四句詩一句

比一句平，中間沒有任何起伏，但後兩句與前兩句還是有
遞進的。它的驚人之處是將月光比作地上的霜，估計在此
以前未被用過；而一個疑字將景物置於似與不似之間。同
時，明月在這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明月與故鄉聯繫
在一起，它就不僅僅只代表或象徵故鄉了，它還含有永恆
的意思。更妙的是，在舉頭與低頭之間，在明月與故鄉之
間，動作、神態、思念、掛牽，無不在其中。看來是幾組
對比複雜和深化了詩歌的含義。

最好的飲酒詩：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

愁。
李白有許多詩都直抒胸臆，這首肯定是其中最有名的

。它的特點是一氣呵成，氣如長虹，這在較長的詩中不易
做到。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完全拋棄了含蓄，逕直道來，不
在乎一切。這首詩是痛快淋漓的，警句迭出，而且在想法
上完全是原生態：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
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
飲者留其名。而這些，哪怕是一派胡言，也是不可多得的
好詩。

最好的愛情詩：白居易《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
淒淒慘慘，纏纏綿綿，寫盡了美人神態體態之美，愛

情之痛。何況又是敘事詩，白居易真是不易。大概敘事詩
要寫到這個程度，只能當作抒情詩寫才能寫出這種韻味。
但在敘事的過程中，感覺作者比較吃力，主要是句與句之
間的銜接不夠自然。當然，這首詩在歷史上有過不同的解
釋，如俞平伯在《論詩詞曲雜著》一書中，認為所謂長恨
的本意，別有他意。就是說，楊貴妃沒有死於馬嵬坡，白
居易在詩中曲折隱晦地進行了暗示。然而正是這種歷史的
迷霧，更使這首詩具有別樣的美。

最奇特的詩：李白的《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
……
與其說是奇特，還不如說是想像力的一次勝利。所謂

奇特，是找到了蜀道這個最好的想像對應物，然後進行有
史以來火力最集中的一次藝術誇張。好比今天的實驗詩，
只是練習某一種詩藝，為藝術而藝術，並無多少微言大義
。《蜀道難》情緒飽滿，語言鋒利，想像尖刻，氣勢磅礴
，當然是到達了寫作的頂峰，屬於高峰體驗，但多少給人
一種練筆的感覺。

最得罪人的詩：劉禹錫的兩首桃花詩。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兩首詩之所以出名，首先是詩藝高超，意象天然渾

成，情感呼之欲出；其次是表達方式的獨特性，戲贈二字
表明寫這詩時其實是很隨意的。不管怎麼說，這兩首詩的
風骨氣質，表現出來的傲氣，兩首詩風格的一脈相承，以
及作者為此所付出的代價，都使人印象深刻。這樣的詩，
這樣的人，想要忘掉都難。

唐詩是道不完的，而要說準確更難。我知道自己說唐
朝早期要比晚期多，說李白要比杜甫多，偏見是免不了的
。而說到唐詩與我們的關係，我想套用聶魯達的一個句式
，用在這裡作為結語：

我打開生活，合上了唐詩；
我打開唐詩，合上了自己。

在
所
羅
門
生
活
了
半
年

，
我
才
驚
悉
原
來
霍
尼
亞
拉

是
群
島
的
新
都
。
二
戰
前
，

它
只
是
瓜
達
肯
納
島
上
一
個

默
默
無
聞
、
落
後
寂
靜
的
小

村
落
，
不
受
人
注
目
。

所
島
的
舊
都
叫
杜
拉
奇
（T

u la gh i

）
，
在

霍
尼
亞
拉
對
面
一
個
名
叫
佛
羅
里
達
（F l or i da

）

的
小
島
上
，
隔
着
茫
茫
的
鐵
底
海
峽
，
與
新
都

遙
遙
呼
應
；
快
艇
只
需
一
小
時
追
波
逐
浪
，
兩

鎮
便
可
互
通
訊
息
，
海
程
大
約
只
有
四
十
公

里
。

由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英
、
美
與
日
軍
在

所
羅
門
群
島
發
生
一
場
海
空
激
戰
，
戰
況

慘
烈
，
當
時
的
杜
拉
奇
被
日
機
炸
成
一
團

火
海
，
之
後
只
留
下
一
片
斷
垣
殘
瓦
。
和

平
後
，
英
屬
政
府
（
那
時
群
島
尚
未
獨
立

）
強
忍
悲
慟
，
決
定
遷
都
。

霍
尼
亞
拉
於
是
飛
上
枝
頭
，
搖
身
一

變
，
成
為
統
領
全
國
經
濟
、
教
育
、
文
化

、
商
業
、
旅
遊
與
航
運
的
樞
紐
。
歷
經
五

十
餘
年
不
斷
與
日
競
長
，
霍
尼
亞
拉
終
於

和
巴
布
亞
新
幾
內
亞
的
莫
斯
比
港
、
斐
濟

的
蘇
瓦
等
城
市
共
享
秋
色
，
成
為
南
太
平

洋
區
域
西
北
的
大
門
戶
，
家
喻
戶
曉
。

今
天
的
霍
尼
亞
拉
，
就
像
嵌
在
瓜
達

肯
納
島
上
一
顆
璀
璨
的
明
珠
，
擁
有
全
國

最
大
，
日
夜
不
停
吐
納
貨
物
的
深
水
碼
頭

；
有
供
國
際
班
機
二
十
四
小
時
起
落
的
漢

德
申
國
際
機
場
，
七
三
七
波
音
機
可
以
直

航
澳
洲
和
南
太
平
洋
區
域
的
大
小
島
嶼
，

異
常
方
便
。

當
年
我
初
抵
霍
尼
亞
拉
時
，
飛
機
降

落
在
舊
機
場
，
入
境
檢
查
的
海
關
狹
窄
簡

陋
，
旅
客
露
天
排
隊
。
時
當
下
午
兩
點
，

我
被
烈
日
烤
炙
了
近
一
小
時
，
滋
味
難
受

。
後
日
本
政
府
協
助
所
羅
門
在
舊
機
場
側

興
建
了
一
座
新
機
場
，
耗
資
一
百
五
十
六

萬
美
元
，
新
機
場
具
冷
氣
設
備
、
電
腦
行

李
檢
查
、
貴
賓
室
，
具
備
一
場
現
代
化
規

落
，
旅
客
免
受
日
灼
雨
打
了
。

既
貴
為
一
國
之
都
，
霍
尼
亞
拉
自
有

其
旖
旎
迷
人
的
風
土
，
和
令
人
沉
醉
的
旅

遊
景
點
。
譬
如
國
家
博
物
館
、
文
化
藝

術
村
，
都
在
市
中
心
，
不
費
舟
車
即
可

瀏
覽
。博

物
館
有
群
島
各
省
的
傳
統
民
宅
，
均
以

碩
莪
棕
櫚
葉
蓋
頂
，
以
土
產
木
料
建
搭
，
有
些

屋
前
豎
立
着
兩
支
人
像
雕
柱
，
含
有
所
國
早
期

之
文
化
特
徵
。
博
物
館
內
有
一
間
紀
念
品
商
店

，
專
售
賣
本
地
著
名
的
木
雕
和
手
工
藝
品
，
值

得
參
觀
，
旅
客
不
必
費
時
通
街
尋
找
紀
念
品
。

若
你
驅
車
途
經
孟
達
那
大
道
，
迎
面
而
來

一
座
灰
白
圓
形
的
大
廈
傲
然
聳
立
於
斜
坡
上
，

宏
偉
的
建
築
、
奇
特
的
設
計
，
在
雲
皚
天
藍
的

映
照
下
熠
熠
生
輝
，
令
人
矚
目
，
這
便
是
所
國

的
﹁白
宮
﹂
—
—
國
會
大
廈
。

所
羅
門
屬
於
落
後
貧
窮
的
小
國
，
許
多
大

型
建
築
均
由
富
國
捐
獻
，
這
座
國
會
大
廈
也
不

例
外
，
從
繪
圖
至
建
築
，
全
由
美
國
一
手
承
包

。
大
廈
外
形
猶
如
一
朵
大
蘑
菇
，
共
分
兩
層
，

入
口
兩
側
各
擺
着
一
尊
人
像
木
雕
。
進
去
便
是

會
議
廳
，
雲
石
花
紋
的
地
板
，
周
圍
以
精
緻
的

玻
璃
和
木
雕
互
相
配
搭
，
桐
帽
形
的
頂
層
壯
觀

巍
峨
…
…
除
了
周
末
和
會
議
期
間
，
其
餘
日
子

遊
客
可
入
內
參
觀
。

站
在
國
會
大
廈
前
，
鳥
瞰
車
來
人
往
的
霍

尼
亞
拉
，
公
積
金
大
廈
、
國
家
銀
行
、
高
級
旅

店
和
一
些
多
層
的
商
業
大
廈
，
盡
收
眼
底
。
海

灣
上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忙
碌
的
深
水
碼
頭
，

輪
船
大
大
小
小
，
有
的
泊
岸
，
有
的
拋
錨

離
岸
不
遠
的
海
上
，
有
的
清
晰
可
見
，
有

的
迷
離
朦
朧
。
更
遙
更
遠
處
則
天
海
一
色

，
為
深
藍
的
浪
濤
日
夜
怒
吼
的
大
海
…
…

假
如
你
重
視
歷
史
，
想
知
道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發
生
在
所
羅
門
的
史
實
，
可
以

到
天
宮
嶺
去
憑
弔
美
國
和
平
紀
念
碑
。
於

淒
然
的
山
風
裡
，
目
睹
朱
砂
色
大
小
高
矮

不
一
的
碑
牆
，
讀
牆
上
密
密
麻
麻
地
刻
滿

戰
情
的
文
字
，
你
不
禁
深
刻
體
驗
到
人
性

的
殘
酷
。
軍
隊
登
陸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
炮

艇
沉
沒
的
數
目
和
名
號
，
美
日
雙
方
軍
官

和
士
兵
的
死
亡
人
數
等
等
。

總
之
，
戰
事
由
幕
起
至
幕
落
，
均
有

詳
細
清
楚
的
記
載
，
這
無
疑
是
一
部
牆
的

史
書
，
有
令
人
喟
嘆
的
生
命
的
犧
牲
，
也

有
叫
人
惋
惜
的
金
錢
的
損
失
！

霍
尼
亞
拉
的
白
天
，
到
處
可
見
熙
熙

攘
攘
的
車
輛
人
影
。
樹
蔭
下
、
市
集
裡
、

巷
間
店
前
，
凡
足
以
遮
風
避
雨
的
角
落
，

就
有
土
人
無
所
事
事
、
成
群
結
隊
在
聚
談

。
這
些
從
各
島
流
落
霍
尼
亞
拉
的
﹁盲
流

﹂
，
以
青
年
男
女
居
多
。
有
些
中
學
畢
業

後
寧
可
在
街
頭
漫
無
目
的
地
遊
蕩
，
卻
不

願
回
去
貧
困
偏
僻
兼
落
後
荒
涼
的
村
野
從

事
農
耕
。
尤
其
在
廣
闊
的
中
央
菜
市
，
每

天
午
後
總
是
人
頭
攢
動
，
談
聲
不
絕
，
但

並
非
生
意
滔
滔
，
而
是
﹁盲
流
﹂
結
營
。

這
樣
，
霍
尼
亞
拉
街
頭
露
宿
的
流
浪

者
豈
不
多
如
繁
星
嗎
？
答
案
卻
是
﹁沒
有

﹂
。

所
羅
門
人
重
視
地
緣
與
血
緣
，
只
要

是
同
一
村
落
的
人
，
不
論
是
否
親
戚
，
若

是
上
得
門
來
，
必
讓
他
們
同
宿
共
餐
。
白
米
吃

完
了
，
一
起
捱
番
薯
、
木
薯
、
芋
頭
，
絕
無
怨

言
；
任
親
友
在
街
頭
挨
餓
受
寒
，
才
是
樁
羞
辱

的
事
呢
！

所
羅
門
人
樂
天
知
命
，
貧
苦
而
不
憂
傷
，

落
後
卻
不
沉
淪
。
他
們
從
貧
苦
、
落
後
中
體
驗

生
活
的
情
趣
，
從
不
煩
惱
，
不
怨
天
尤
人
。

霍
尼
亞
拉
是
京
華
勝
地
，
有
寫
不
盡
的
名

山
勝
水
、
自
然
景
觀
，
但
生
活
費
奇
高
，
非
普

通
人
久
居
之
地
！

（
寄
自
馬
來
西
亞
）

美國人的反思 陳 安周
而
復
《
翻
身
的
年
月
》

許
定
銘

孫
悅
下
放
非
醜
事

楊
百
川

續談心目中最好的唐詩
羽鴿昂

霍尼亞拉風情 冰 谷

北
京
香
山
雙
清
別
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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